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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蛮

清乾隆《巴县志》关于重庆的城
市文脉，有个颇为有趣的说法，叫“江
州结脉处”。该书建置篇写道：“重庆
府署，在太平门内，《通志》：宋嘉兴间
建……旧署南向，倚金碧山，为江州
结脉处。”

这是说，明清时期重庆府衙所倚
的金碧山，就是渝中半岛的结脉处。

“结脉”是借用中医词汇来描述山水
形胜的一个概念。

金碧山在哪里？现在可能少有
人知道，但关于“金碧流香”或许多少
都听说过，它是古代重庆的著名景
观，位列“巴渝十二景”之首，其所指
就是金碧山及其瀑布。《巴县志》指明
了金碧山位置：“县城内，汉时分祠金
马碧鸡处也。宋淳祐中制置使余玠
因旧址垒为台，曰金碧台……在崇因

寺侧。”
这是说，早在汉代，金碧山就已

得名。其时这里建有金马、碧鸡祭祀
祠，记载在《汉书·郊祀》篇：“或言益
州有金马碧鸡之神，可蘸祭而致。”汉
代的益州即巴蜀地区。刘备当年进
西川，取代刘璋为益州牧，巴郡亦在
其中。南宋余玠曾在此建了金碧
台。金碧台一侧的崇因寺，曾是重庆
城内最大寺庙，建于北宋，苏东坡为
其题写有“第一山”牌坊。崇因寺后
来称作了长安寺，旧址即今重庆25中
学校园，新华路长江索道站上方。

新华路原名大梁子，即金碧山的
山梁，是城内制高点。站在这里，眼
界所及，下半城和长江南岸诸山尽收
眼底。金碧山下，蜀汉李严筑过重庆
最早的城门“苍龙门”，南宋余玠设过
四川制置使司，元末明玉珍建有大夏
国皇宫。明清时期的三重行政机构

——川东道、重庆府、巴县的治所，还
有府城隍庙、县城隍庙、试院、会馆以
及密集的码头、商埠、佛寺、道观等均
在此间。

早年这山上没有那么多房子，自
然生态良好，林木茂盛葱郁，四季瀑
泉涌流。“俯瞰江城，饮虹览翠，每轻
风徐过，馥馥然袭袂香流。”这是明朝
隆庆年间重庆知府张希召对“金碧流
香”的描述，他还在余玠垒的金碧台
旧址建了间金碧山堂。清乾隆时期
重庆知府书敏也在台上建了个观景
亭，并题写亭额“金碧”。书敏是清代
著名书法家。

山水胜景讲究自然与人文并重，
这是古来的传统。《巴县志》把“金碧
流香”列为十二景之首，金马碧鸡祠、
崇因寺、余玠金碧台、书敏金碧亭便
是依据。

或问，现在这山上已经没有瀑泉

涌流了，“江州结脉处”还在吗？
俗话说，山不转水转。瀑布看不

到了，但山还在。从长江索道上新街
站看过来，北起东水门湖广会馆，南
至太平门白象街，其间的深色背景便
是金碧山。只是在其轮廓之上，一群
摩天大楼成为新的制高点，而金碧山
则作为城市基石，把一座新城托举起
来。

我曾有幸与金碧山长期相依。
小时候我家距此不远，新华路上的人
民剧场、工人电影院、青年宫（市艺术
馆）露天电影场和游泳池，是常去之
地。新华路东侧的人民公园更是最
佳“耍坝”，我们常在园内玩官兵捉强
盗的游戏。公园连通解放碑和下半
城，地形复杂，追逐与逃跑都有足够
空间。累了困了，还可在溜冰场的看
台上躺下睡觉。

有一次，我躺在看台上仰天遐

想，忽见一只鹰从江边天际远远飞
来，到公园上空转呈俯冲之势。我吓
了一大跳，担心自己变成鹰爪下的小
鸡，慌忙起身躲藏。溜冰场台阶边有
个岩洞，我钻进去紧张地看着那只
鹰。鹰并没有冲下来抓我，只是在天
上往返飞翔，似乎在向人们炫耀技
艺。

那个岩洞并不陌生，早些时候我
与小伙伴也点起火把进去探看过，
很深，走不到底。后来知道岩洞也
做过防空洞，由此斜斜地往下，可以
连到聚兴诚银行旧址。1937年冬，南
京被日军占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
外交部便在此办公。大楼后来做了
工商联大厦，现在还立在望龙门公
路边。

多年以后，我再次来到人民公
园，待了近二十年。这次不再是玩
耍，而是讨生活了。我成为渝中区文

化馆馆员，与一群同道建起文学社，
办了文学刊物。

文化馆在人民公园北端，办公室
窗下便是那个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的
溜冰场。馆舍后面的陡峻山崖，正是

“金碧流香”瀑泉涌流之所。山崖之
上则是重庆市艺术馆和25中学，亦即
早年的崇因寺。某天在文化馆，我和
一位作者正为一篇小说的修改争论
不休，忽然传来中学生清脆悦耳的朗
读声，恰如“轻风徐过，馥馥然袭袂香
流”。屏息聆听一阵，我俩便相视一
笑，不争了。

今日新华路，密集地排列着农业
银行重庆分行、民生公司总部大楼、
轨道一号线小什字站、东水门大桥，
以及联合国际大厦。在其下方还有
巴县衙门、白象街、二府衙、湖广会馆
以及最新发掘的南宋抗蒙战争指挥
部“余玠帅府”，考古学界称之为老鼓
楼衙署遗址。

千百年来，金碧山默默地塑造着
这座城市的坚韧与活力，“金碧流香”
也以不断变化的笔墨，把城市文脉清
晰地记入史书。这或许便是“江州结
脉处”的最好诠释了。

金碧流香与江州结脉处

□杨智华

列车驶出重庆北站，风驰电掣向
东飞驰，十来分钟就离开高楼林立繁
华热闹的市区。

好久没有乘坐过旧式绿皮火车
了，车厢是熟悉的味道，窗外是熟悉的
地形地貌，只是相距已有较长时日。

这是冬季，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
过爽朗的大晴天了。巴渝地区一入冬
天气就是这样，天空长久被厚厚的云
层占据，多雾，濛雨时常不期而至，空
气潮湿。

车速感觉比过去更快，铁道旁的
树、电杆与其它一些物体，来不及看清
概貌即一闪而过。把视野调至远处，
大地像一幅依旧被绿墨主宰涂染的不
断变幻的画卷，道路、城镇、乡野、山脉
都是这幅图画的主角。

我的目的地是酉阳，它是我出生
长大的家乡。车程计划显示四个半小
时，所以旅程只能算是短途。出发时
间是下午三点零七分，几位工作生活
在酉阳的老战友提前给了预告，等着
一起吃晚饭。

火车在青山绿水间奔行，一座座
桥梁一个个隧道接踵而至，手机信号
受到影响时有时无，随身携带了一本
书，却无意阅读，大自然总是更能吸引

我的注意力。
由于工作原因，一年中很少有机

会回去，虽然在外工作生活已有二十
五年，乡味乡情依然拥有莫大的吸引
力。每次回乡，我都会约上几位老同
学或老战友，寻一间普通农家菜馆或
者夜宵店小坐，一方面叙叙友情，另一
方面以飨味蕾的牵挂。

其实除了火车，我还可以乘坐长
途汽车或自驾，行程时间都差不多，选
择火车是为了旅途更省心省力。

不过如果把时间往前推个数年，
行走于这条线路，可不会让人那么惬
意与享受。这是因为包括酉阳在内的
渝东南诸县，位居武陵山脉腹地，历史
上长期受崇山峻岭与河流阻隔，交通
极为不便。

在铁路与高速公路未开通之前，
从酉阳到重庆主城，长途汽车需要十
几个小时。在更早的重庆直辖之初，
连唯一的陆路交通国道319线也是翻
山越岭，路途坎坷，那时从渝东南几县
往来于重庆，主要通过长江、乌江航运
与陆运结合的方式，酉阳与重庆单程
需费时三十多个小时。我的老家在偏
远山村，更是差不多要耗费三天才能
到达家里。回一趟家，总让人有历尽
艰辛伤透脑筋之感。

短短几年间，一个个过去想都不

敢想的大工程项目接二连三地竣工，
通过渝东南地区的渝怀铁路、包茂高
速渝湘段相继开通，一下子把土家山
乡与主城间的时空距离提速为四个小
时。

空间的缩小与时间的缩短，不仅
仅只反映在带动经济飞速发展单一方
面，往来的便捷已经极大影响了许多
人的生活方式。平时工作生活在县里
的不少人在城里购置了房产，孩子送
到城里上学，周末回城居住；在城市工
作的人，也经常周末返乡看望父母与
亲朋。连村里的农人们，因为城乡联
接的快捷方便，就业渠道的更多样化，
思维方式、眼界视野、精神状态都发生
了巨大变化，不再把去沿海打工当作
经济收入的唯一来源，选择留在家乡
发展的越来越多。

可喜的是，县火车站、高速公路出
口离我的老家都不算远，现在乡通柏
油路，村通水泥路，下高速一小时不到
即可泥尘不沾到达曾经差不多与现代
社会远离的，而今电视与网络通畅，山
清水秀干净清洁的小山村。

列车开始在巍峨秀丽的武陵山脉
腹内穿行。这一带是中国典型的喀斯
特地貌发育区，孕育了武隆天生三桥、
酉阳桃花源等享有盛誉的国家五A
级景区。

车外是秀美的群峰与峡谷的世
界，碧绿如翡翠的乌江才刚刚在视线
里一闪现，随即又被车轮与钢轨摩擦、
车身划过空气的混合的隆隆呼啸声带
走。

神奇壮丽的乌江画廊，千年之久
兼具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和重庆市第一
古镇的龚滩古镇即在上游不远处，二
十年前多次乘船沿江上溯下行的场景
仍历历在目，恍若昨日。乌江上的客
运受铁路、高速的挤压，多年前就已停
运，这方秀丽的山水正期待着为外界
广大的人所熟知，等待着更多的人前
来欣赏。后面的上百公里路程，桥隧
比例高达80％以上，火车才在地心穿
行，瞬时又飞翔凌驾于峡谷高空。感
受着飞驰带来的快感，我的内心不能
不对伟大的修路工人表示由衷的敬
意！

无法细致端详美景，我决定抓紧
时间躺下小憩一会儿，也许醒来时，
就该下车了。还不是高铁，但我已经
陶醉于这样的速度。再过几年，也许
连小憩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与此
线路同向的高速铁路已经开工。高
铁开行，时间又会大幅缩短，那时的
我，坐在更快更舒适的高速列车上，
又该是什么样的心境呢？我愉悦地
想着。

速度与乡情

□谢泽雄

入冬后的又一场细雨，把整个
袁驿镇都笼罩在了一种恬静与唯美
之中。远山青黛，若隐若现，雾岚飘
逸，如鹤如仙。一条老街曲曲折折，
倚着静静的袁驿河，仿佛正等着某
人的到来。

恰逢三、六、九，梁平袁驿赶
场。318国道虽是穿镇而过，与几
条新建的宽阔道路纵横交错。每条
街上，人来人往，商贸繁荣自不当
说，但终不及老街吸引我。

老街，在细雨中颇有几分江南
水乡长巷的味道。我虽撑着一把雨
伞，却无丁香般的愁怨。只因那淡
淡的却又是极为诱人的卤菜的香
味，在细雨中犹如一根无形的细细
的铁钩，钩拉着我的食欲与胃。

时近晌午，寻味追踪。转过王
爷楼茶馆，Z字形街边的一个小门
面里，一对中年夫妻正在临街的灶
边忙碌着，用铁爪子捞取大铁锅中
刚卤熟的卤菜。

嗬！心、舌、肚、裤筒（猪腿）、蹄
爪，样样都有。热气腾腾，黄金扛色
的，看着就让人眼馋。

一间小屋，两张方桌，一看格局
便知是一家夫妻店。里面案桌上有
一大筲箕新鲜蔬菜，凭经验，这家小
店不仅卖下酒的烧腊，也兼卖小面
与米饭。

我在店前微笑着打望，夫妻二
人也并不招呼，只抬眼看了一眼，旋
即又忙自己的事儿去了，让我这个
食客反倒有些尴尬起来。正欲转身
换一家食店，朋友在耳旁细声道：

“就是这家的烧腊，特别好吃。”
烧腊，本是极普通的家常菜，谁

没吃过？只是抹不过朋友面子，我
一脚跟进了店内。

“你们几个人，坐哪张桌子？”男
主人放下手中的活计，抽身过来相
问。

咦——这两口子不是木头嘛！
我心想：还晓得招呼客人噻。

“只有烧腊吗？”
“烧腊为主。”男主人脸上堆着

笑，真诚得憨厚：“也有炒菜、小面、
水饺和米饭。”

店内陆续有人进来，或要一碗
小面，或坐下来喝二两小酒。也有
叫上饭菜，要求送到茶馆里去的。

“我们的菜呢？”十分钟过去，不
见所选烧腊端上桌来，我冲着柜台
高喊一声。

“来了。”男主人爽快地回答。
话音一落，几大盘烧腊就上齐了。

我是一个见不得美食的人，迫不
及待地搛一块猪舌送到口中，不待细
咀慢嚼，顿时大小唾腺汹涌澎湃，“活
舌”生香起来。这哪里是什么卤菜，
简直就是，就是……唉——总之，一
句话：“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要佐料不？”男主人在一旁陪
笑着轻声问。

什么，卤菜还要加佐料？我闻
所未闻。好奇心驱使我不假思索地
回一句：“来点。”

少顷，两碗佐料端上桌来。男主
人不好意思地笑着说：“有点简单。”

我抬眼一望，的确简单。一碗
是香醋、豆油、葱花加干海椒面。另
一碗是香醋、豆油、葱花加油辣子。

我一边喝着当地的老白干，一
边细细品味桌上的烧腊：猪舌卤香
浓郁，辣而不燥；裤筒卤香清纯，糍
糯爽口；猪肚卤香妖冶，软硬适度。

色香味型，颇合我心。
不料，醮上点佐料，卤味与醋味

调和，海椒面自然的辣香与葱花山
野的清香互为照应，吃一口卤菜，硬
是令人心驰神荡。山奈，八角，桂
皮，丁香，陈皮，甘草，茴香，草果互
不相侵，相得益彰。有卤菜原汁原
味的中规中矩，又有凉拌菜的爽直
放肆与泼辣奔放。

久闻梁平袁驿豆干与黄粑粑
行销全国，已成为当地闻名遐迩的
名特食品。不想今日偶遇袁驿烧
腊，让人喜不自禁，遂与店主攀谈
起来。

女主人李小燕告诉我们，烧腊
店是她爷爷在改革开放之初所创，
其间幺姑接手经营多年，2000年才
转让到自己手上。男主人姓周，名
厚永。营业执照虽用了厚永烧腊的
名，却不愿挂出厚永的招牌来。何
故？怕改了名称，老客们找不到原
来的李烧腊了。

夫唱妇随，二人不声不响地经
营着烧腊店，把儿子培养成才，大学
毕业进了国企。掐指一算，李烧腊
虽然历史不算太长，40年了，也是
人近半个世纪啊！人生有几个40
年呢？

酒足饭饱之后，结完账，正欲出
门，见盘中烧腊还有所剩余，遂高喊
一声：“打包。”在镇上吃饭可谓多
矣，但在镇上把剩菜打包带回城，还
是第一次。

雨还在飘飘洒洒地下着。从老
街十来条小巷中的任意一条穿过，都
可进入到宽敞明亮的新街上去。巷
中那些残存的石板路与幸存完好或
倾斜废弃的木楼、瓦房，仿佛还在无
声地述说着，过往不为人知的故事。

袁驿李烧腊
□苏其善

一

吴锡光是我们铜梁水口镇树荫
村油榨房的打油匠师傅。

我们这里方圆数十里，当时就他
的打油手艺最好。他又正当盛年，天
然成为油榨房的“主打”师傅。各生
产队分别选出一个年轻力壮的男人，
跟着吴师傅打油学艺。

那时候，乡村打油匠一般都是把
自己穿得很旧的补巴重补巴的旧衣
服，用作工作服。工作服一般都没有
洗过，被菜油浸染得看不见纱子和本
色，油光漆黑。

打油匠是没法讲卫生的。他们不
是屈身团油饼，油饼渣滓乱飞，就是弓身
用撞榨杆打油榨机，四肢弯曲如弓。油
料的粉末，菜油的油气，在打油匠身体上
无孔不入地侵袭，使他们的皮肤也呈现
黝黑的油色，连头发都是油浸浸的。

吴锡光是个孤儿，父母去世早，
从小生活无着，吃着百家饭长到十二
岁，就跟一个外地来的打油匠师傅学
习打油。因为这个活儿又脏又累，一
般人没有几个愿意学。旧时候的打
油匠就多数为单身，孤苦一生。

学打油匠不易，不仅要有力气，
还得有技巧。打油匠们一会儿扭动
身子打翻锤，一会儿前后交替打花
锤，一会儿随心所欲打甩锤……锤锤
准确击中目标，犹如表演杂技。为了
增强撞击力，他们一般两个人一组，
奋力将百十斤的油锤拉起，急速后
退，然后再借助惯性奋力将铁锤撞向
木楔，发出山崩地裂般的一声巨响。

二

油榨房全凭打油匠卖气力，从菜

籽到出油的所有流程全系人力。从
原料油菜籽到成品油，要经过好几道
繁杂的工序。

先将油菜籽在大锅里炒熟，使籽
内水分蒸发变干变脆。再将油菜籽
经过几圈碾压，黑色的外壳就剥离开
来，铁制的碾磙越转越快，待碾槽冒
出一缕缕油烟，籽粒已粉碎为末。再
把碾细的菜籽粉末，用木铲铲到油光
黝黑的石头滑槽里，再滑到巨大的甑
子里。甑子立在大铁锅上，锅下熊熊
燃着炭火，锅内开水翻滚，热气腾腾。

不一会儿，盖子上冒出浓浓的蒸
汽，这时的菜籽末已蒸软。吴师傅和
打油匠们走到灶前，“嗨”的一声，手
提甑子耳朵，将甑子抬下，把菜籽粉
倒在泛着油光的硬地上。然后，他们
将稍冷的蒸粉铲起来，倒进铺着稻草
的铁圈里，踩实压平，使之成为一个
个圆饼，再把菜饼叠成一人多高的圆
柱。

接着，吴师傅带领徒弟们将油饼
嵌装进油榨机里。油榨机是圆木制
作，模样像一具庞大的棺材，上面压
着条石。油饼装填进去之后，接着装
填一根根楔木，楔木顶端都戴着钢
帽。油榨房的屋脊正梁上，垂下一根
粗索，系住一根很重的铁锤撞杆，撞
杆顶端，戴着更大的钢帽，打油匠们
便推动悬在房梁上的铁锤撞杆头去
撞击木楔的钢帽。

随着一次次的有力撞击，木楔逐
渐深入油饼中，油饼越挤越紧，菜油
就被榨出来，顺着榨槽流下，开始像
滚落的珠子，接着如下坠的细线，继
而似涓涓溪流。

油榨机嗤嗤地喷着热气，黄浊色
的菜油牵连不断地滴下，滴在出油口
下面的油缸里，浓烈的菜油香味便四
处飘散。

三

铁锤撞杆很粗很重，每班都是三
四个人以上，你打一杆我打一杆地轮
流着，“嗨哟嗨哟”的号子吼得山响。
撞杆猛击着楔木，随着一阵阵“砰砰”
的沉闷厚重的撞击声，震得地皮和房
屋都在颤抖。

每次打油，吴师傅都是打第一
杆，以后由徒弟们接着打。打油匠们
在撞杆摆动在三步范围之内，集中精
力，配合默契，臂肌凸出，汗流浃背，
口喊号子。

打油号子每撞击一次，来回各四
拍。唱号子：嘿哩个哟——“镗”的一
声撞在楔子上。又唱：哎呀嘿的哟
——又拉回。再唱：莫嫁打油匠嘿
——再“镗”的一声撞在楔子上。又
唱：难洗油衣裳哟——又拉回。如此
反复循环。

铿锵的锤声和粗犷的号子声组
成乡间最动听的交响曲，使打油匠的
劳动变得格外壮美。油不停流进油
缸，打油匠的汗从古铜色的肌体上，
也不停地滚到地上。

半天的艰辛劳作，打油匠们肚皮
饿了，就反扣一个箩筐在地上，把家
人们送来的饭菜搁在上面，蹲着围在
一起吃得津津有味。

饭后，又接着炒菜籽，上碾槽，打
油，卸油饼，舀油装桶……

有幸长在新社会的吴锡光师傅
没有单身，有美满幸福的家庭，有非
常贤惠的老婆。还有儿女六个，儿子
个个身强力壮，女儿人人聪明漂亮。

如今，乡村的打油声已成为遥远
的绝响。虽然现在的乡村再也没有
打油匠这个行当了，但他们奋力挥锤
的身姿还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那浑
厚的号子声也经常萦绕在我的耳畔。

打油匠吴师傅
【烟火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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